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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
給
你
選
，
黃
金
與
股
票
，
你
會
投
資
甚

麼
？股

神
畢
菲
特
在
給
股
東
周
年
信
裡
打
了
個
比

喻
：
當
今
全
球
約
有
黃
金
十
七
萬
公
噸
，
假
如

鑄
成
一
塊
，
會
變
了
個
每
邊
六
十
八
呎
的
巨
型

立
方
體
，
有
個
球
場
大
小
。
以
每
盎
斯
一
千
七
百
五

十
美
元
黃
金
價
格
計
算
，
約
值
九
點
六
萬
億
美
元
。

這
是
投
資
甲
。

然
後
再
以
同
樣
金
額
做
投
資
乙
，
可
以
買
到
的
東

西
十
分
驚
人
，
包
括
全
美
國
農
地
，
即
四
億
英
畝

地
，
年
產
約
二
千
億
美
元
，
另
加
十
六
個
埃
克
森
美

孚
石
油
公
司
。
這
是
全
球
盈
利
最
高
的
企
業
，
年
賺

約
四
百
億
美
元
，
再
乘
以
十
六
。
買
了
這
些
好
東

西
，
我
們
手
上
還
剩
一
萬
億
美
元
，
可
以
再
看
看
有

甚
麼
好
東
西
買
。

這
還
不
止
。
畢
菲
特
指
出
一
個
世
紀
之
後
，
那
四
億
英
畝
農

地
會
陸
續
出
產
大
量
農
產
品
，
而
那
十
六
個
埃
克
森
公
司
，
也

會
不
斷
派
息
給
股
東
和
持
有
以
億
計
的
資
產
。
相
反
，
那
塊
大

金
磚
，
一
百
年
後
的
尺
碼
不
會
有
寸
進
，
也
不
會
生
產
任
何
東

西
。
雖
然
黃
金
的
需
求
或
會
因
投
資
者
的
避
險
需
要
而
增
加
，

但
投
資
乙
的
長
遠
創
值
能
力
，
顯
然
遠
勝
投
資
甲
。

股
神
之
為
股
神
，
褒
股
票
而
貶
黃
金
是
意
料
中
事
，
但
他
對

一
切
以
貨
幣
為
單
位
的
投
資
工
具
如
貨
幣
基
金
、
債
券
、
按

揭
、
銀
行
存
款
等
也
不
看
好
，
原
因
是
通
脹
和
政
府
政
策
往
往

失
控
，
這
類
大
家
公
認
非
常
安
全
的
資
產
，
其
實
風
險
極
高
。

他
對
風
險
的
定
義
，
並
非
基
於
技
術
性
指
數
，
而
是
界
定
為
投

資
項
目
使
持
有
者
可
能
損
失
的
購
買
力
，
因
此
，
反
過
來
說
，

投
資
的
定
義
，
就
是
把
目
前
的
購
買
力
暫
時
轉
移
他
人
，
期
望

在
日
後
得
到
更
強
的(

稅
後)

購
買
力
和
消
費
力
。
這
樣
看
來
，
貨

幣
單
位
的
投
資
，
長
遠
確
是
吃
虧
：
由
一
九
六
五
年
至
今
，
同

是
一
百
美
元
，
當
年
放
到
六
個
月
國
庫
債
券
，
現
值
一
千
三
百

多
美
元
；
如
放
到
黃
金
，
現
值
四
千
四
百
多
美
元
；
放
到
標
普

五
百
的
話
，
現
已
值
六
千
多
美
元
，
股
票
全
勝
！

不
過
，
我
們
不
是
股
神
，
找
不
找
到
他
找
到
的
優
質
股
，
夠

不
夠
能
耐
持
有
幾
十
年
，
就
是
另
一
個
故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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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王
大
慶

金不如股
伍淑賢

翠袖
乾坤

去
年
平
安
夜
，
赴
廣
州
訪
李
育
中
。
李
老
剛
病
癒

出
院
，
不
便
外
出
；
於
是
逕
登
華
師
大
他
的
寓
所
。

這
是
我
第
一
次
登
堂
入
室
。
李
老
以
前
曾
告
是
﹁
雜

家
﹂，
屋
中
藏
書
逾
萬
，
甚
麼
書
也
有
，
還
包
括
報
紙

期
刊
，
堆
滿
整
個
書
齋
。
可
是
今
目
之
所
見
，
卻
整

齊
得
多
了
，
沒
有
他
所
描
述
的
﹁
亂
﹂。

李
老
說
，
他
入
院
多
月
，
子
女
把
他
的
書
齋
清
理
得
頗

乾
淨
，
書
籍
也
重
新
擺
設
。
整
齊
是
整
齊
了
，
但
要
找

書
，
已
無
從
找
起
了
，
加
上
行
動
不
便
，
更
是
難
以
尋
獲

他
要
看
的
書
。

除
了
會
客
的
書
齋
外
，
旁
還
有
一
房
，
也
是
書
的
世

界
。
兩
房
相
連
，
都
是
李
老
的
天
下
；
怪
不
得
他
為
書
齋

起
名
曰
﹁
兩
房
書
舍
﹂。

李
老
癱
坐
梳
發
上
，
說
一
生
愛
書
愛
刊
愛
報
，
只
要
足

一
出
門
，
回
來
就
是
一
大
包
。
這
個
習
慣
，
看
來
今
後
迫

得
要
戒
了
。
李
老
言
下
不
勝
唏
噓
，
畢
竟
已
一
百
零
一
歲

了
。在

華
師
大
的
日
子
裡
，
李
老
愛
與
學
生
相
聚
相
談
。
記

得
有
次
，
華
師
大
女
生
票
選
心
儀
的
老
師
，
李
老
老
了
，

竟
得
第
四
，
前
三
名
都
是
年
輕
的
教
授
；
由
此
可
見
他
的

受
歡
迎
程
度
。
由
與
學
生
的
相
聚
談
起
，
李
老
說
，
三
十
年
代
他
和

侶
倫
等
人
，
便
搞
了
一
個
﹁
文
藝
茶
話
會
﹂，
與
當
時
一
班
年
輕
的
新

文
學
作
家
聚
在
一
起
，
談
文
論
藝
，
快
樂
到
不
得
了
。

日
前
翻
資
料
，
除
了
﹁
文
藝
茶
話
會
﹂
外
，
還
有
一
處
，
也
是
這

班
作
家
的
相
會
之
所
。
那
就
是
坐
落
中
環
雲
咸
街
接
近
中
央
監
獄
的

志
蓮
冰
室
。
據
該
文
作
者
江
河
說
，
廣
州
陷
日
前
，
不
少
人
逃
到
香

港
來
。
志
蓮
主
人
要
找
個
棲
身
之
所
和
謀
生
，
於
是
在
此
開
設
了
冰

室
，
因
資
金
問
題
，
設
備
十
分
簡
陋
，
沒
有
裝
修
，
桌
子
擺
設
是
川

字
形
，
左
右
兩
邊
是
四
人
坐
的
散
桌
，
當
中
一
張
長
桌
，
可
以
坐
十

人
以
上
。

就
是
這
家
﹁
陋
﹂
冰
室
，
引
來
一
班
新
文
化
人
聚
腳
，
計
有
易
椿

年
、
張
任
濤
、
劉
火
子
、
侶
倫
和
碩
果
僅
存
的
李
育
中
；
此
外
，
還

有
個
後
來
寫
︽
蝦
球
傳
︾
的
黃
谷
柳
，
但
不
常
來
。
江
河
這
麼
描
寫

李
育
中
：

﹁
為
人
隨
和
，
每
次
到
冰
室
來
，
很
少
說
話
，
多
是
微
笑
。
人
家

告
訴
我
他
曾
經
在
香
港
工
務
局
的
馬
路
部
工
作
，
擔
任
半
山
這
一
帶

街
道
煤
氣
街
燈
開
關
工
作
，
似
乎
他
有
一
首
詩
談
到
煤
氣
街
燈
。
﹂

老
年
的
李
育
中
，
依
然
常
微
笑
，
微
笑
是
他
不
變
的
招
牌
，
但
說

話
多
了
，
見
到
我
，
每
滔
滔
不
絕
，
談
起
往
事
，
更
是
眉
飛
色
舞
，

而
說
起
以
前
的
一
班
文
友
，
更
是
興
奮
，
月
旦
起
來
，
每
一
針
見

血
，
毫
不
為
文
過
飾
非
。
李
老
真
是
性
情
中
人
，
坦
坦
蕩
蕩
。

第
二
次
相
會
，
是
在
今
年
二
月
初
，
也
是
在
他
的
府
上
。
春
節

時
，
他
曾
染
恙
，
剛
癒
，
談
鋒
仍
健
，
直
到
子
女
強
要
他
休
息
；
頓

時
，
他
露
出
﹁
孩
兒
本
色
﹂
：
﹁
我
還
未
說
完
，
我
還
要
說
嘛
。
﹂

文
藝
茶
話
會
、
志
蓮
冰
室
時
代
的
李
育
中
，
﹁
很
少
說
話
﹂，
這
可

反
證
，
他
年
輕
時
很
內
斂
，
年
紀
大
了
，
滿
肚
子
的
滄
桑
，
不
噴
發

待
何
時
？
他
還
說
：
﹁
我
還
有
很
多
東
西
要
寫
，
葉
靈
鳳
、
侶
倫
、

康
白
情⋯

⋯

﹂

從
李
公
館
出

來
，
我
腦
海
頓
浮

起
一
班
香
港
新
文

學
拓
荒
者
的
容
貌

來
。
歲
月
不
靜

好
，
文
藝
茶
話

會
、
志
蓮
冰
室
相

信
是
他
們
最
愜

意
，
和
最
意
氣
風

發
的
日
子
了
。

李育中的微笑
黃仲鳴

琴台
客聚

想
及
本
月
一
份
名
牌
時
尚
雜

誌
，
封
面
人
物
為
﹁
最
美
麗
港
姐
﹂

朱
玲
玲
，
封
面
標
題
全
用
英
文
，

大
大
字
印R

O
L
IT
T
A
C
H
U
L
O

女
士
，
中
文
直
譯
為
﹁
羅
麗
妲
朱

羅
﹂
女
士
，
﹁
朱
羅
﹂
在
上
海
話
是

﹁
豬
玀
﹂
，
在
上
海
人
對
白
中
是
﹁
臭

豬
﹂
，
而
朱
玲
玲
之
丈
夫
羅
康
瑞
是
正

宗
上
海
人
，
綽
號
﹁
上
海
姑
爺
﹂
，
沒

理
由
不
知
﹁
豬
玀
﹂
是
辱
語
，
因
此

﹁
朱
羅
﹂
之
結
合
頗
為
特
別
了
。

羅
麗
妲
是
朱
玲
玲
之
英
文
乳
名
，
原

出
於
西
班
牙
語
﹁
美
少
女
﹂，
南
美
洲
以

西
班
牙
語
為
主
，
近
年
美
加
多
吸
收
南

美
客
，
同
化
之
下
英
語
系
也
把
這
羅
麗

妲
解
為
美
少
女
了
，
但
﹁
羅
麗
妲
朱
羅
﹂

之
叫
法
總
是
有
點
怪
怪
，
中
文
這
雙
姓

並
列
常
有
些
喜
劇
效
果
，
如
﹁
巫
錢
聯

婚
﹂、
﹁
巫
梁
聯
婚
﹂、
﹁
何
府
宴
客
﹂、

﹁
毛
朱
之
喜
﹂
等
等
，
常
被
用
作
笑
謔
題

材
。
筆
者
在
深
水

一
酒
樓
看
過
﹁
佘

府
宴
客
﹂
之
大
花
牌
，
朋
友
笑
說
：

﹁
嘩
，
蛇
虎
宴
客
夠
毒
也
夠
惡
，
誰
還
敢

來
出
席
？
﹂
俺
說
本
人
姓
杜
，
如
﹁
杜

府
宴
客
﹂
也
可
讀
成
﹁
杜
甫
宴
客
﹂，
杜

甫
是
最
窮
之
詩
人
是
餓
死
的
，
餓
死
人

的
還
擺
酒
宴
客
？
一
定
沒
有
好
東
西
吃

啦
。怪

名
字
中
，
筆
者
在
日
本
見
過
一
個

最
怪
之
女
子
姓
名
為
﹁
萬
里
春
代
﹂
，

﹁
春
代
﹂
在
廣
東
話
是
﹁
睾
丸
之
袋
﹂，
還

會
有
﹁
萬
里
﹂
之
長
？
當
年
一
讀
便
捧

腹
大
笑
，
同
行
之
日
本
朋
友
問
：
﹁
傻

子
，
你
笑
甚
麼
？
﹂

你笑甚麼
阿　杜

杜亦
有道

在
大
風
雪
下
遊
福
井
，
乘
坐
﹁
觀
光
的
士
﹂
是
一
次
明

智
的
抉
擇
。
兩
小
時
的
行
程
，
各
處
景
點
的
參
觀
進
度
，

全
由
自
己
控
制
，
不
像
乘
﹁
觀
光
巴
士
﹂
要
受
巴
士
行
車

時
間
表
限
制
。

除
了
原
來
規
劃
的
北
庄
城
跡
、
柴
田
神
社
、
西
光
寺
、

自
性
院
四
個
︽
江
．
公
主
們
的
戰
國
︾
紀
行
推
介
的
景
點
，
透

過
觀
光
服
務
中
心
的
傳
譯
員
與
的
士
司
機
溝
通
，
還
加
上
了
出

發
前
好
友
大
力
推
薦
的
﹁
永
平
寺
﹂，
當
然
，
各
處
景
點
的
勾
留

時
間
便
要
抓
緊
。

永
平
寺
是
道
元
禪
師
開
創
的
曹
洞
宗
的
大
本
山
，
於
七
百
六

十
年
年
前
︵
西
元
一
二
四
四
年
︶
為
出
家
修
行
而
創
立
的
修
道

場
。
位
於
大
佛
寺
山
上
的
永
平
寺
，
玄
雅
寧
靜
。
寺
內
建
築
以

﹁
七
堂
伽
藍
﹂
為
中
心
，
坐
落
大
小
七
十
餘
棟
殿
堂
樓
閣
，
這
些

殿
堂
樓
宇
相
接
於
各
個
回
廊
處
，
構
成
一
個
整
體
。

寺
院
的
建
築
一
般
稱
為
﹁
伽
藍
﹂，
意
謂
僧
佗
修
行
之
清
淨
場

所
。
其
中
嗤
七
恙
去
堂
被
稱
作
﹁
七
堂
伽
藍
﹂，
是
日
常
修
行
必

不
可
少
的
重
要
建
築
物
。
永
平
寺
的
﹁
七
堂
伽
藍
﹂
包
括
山

門
、
佛
殿
、
僧
堂
、
大
庫
院
、
東
司
、
浴
室
、
法
堂
；
其
中
僧

堂
、
東
司
、
浴
室
為
三
默
道
場
，
禁
止
任
何
私
語
。

山
門
是
永
平
寺
最
古
老
的
建
築
，
也
被
稱
為
﹁
三
解
脫
門
﹂，

是
皈
依
佛
教
的
關
門
。
現
為
福
井
縣
的
文
化
遺
產
。
佛
殿
位
於

七
堂
伽
藍
的
中
央
，
供
奉

永
平
寺
的
主
佛
釋
迦
牟
尼
佛
。
僧

堂
是
修
行
的
主
要
道
場
，
僧
佗
在
此
坐
禪
、
進
餐
、
就
寢
。
大
庫
院
有
準
備

齋
食
的
廚
房
和
接
待
賓
客
的
客

堂
等
。
東
司
就
是
洗
手
間
，
在

此
清
身
淨
心
。
浴
室
是
作
沐
浴

的
地
方
，
而
沐
浴
是
一
種
重
要

的
修
行
，
需
在
靜
寂
中
進
行
。

法
堂
位
於
七
堂
伽
藍
的
最
深

處
，
在
此
對
修
行
者
講
道
和
舉

行
各
種
佛
事
。
各
棟
建
築
間
均

有
階
梯
連
結
，
室
內
四
通
八

達
，
而
且
有
暖
氣
，
任
戶
外
大

雪
紛
飛
、
寒
風
刺
骨
，
不
減
遊

人
參
觀
興
致
。

永平寺「七堂伽藍」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社
會
像
個
大
舞
台
，
人
生
如

戲
。
近
月
天
天
上
演
，
好
戲
連

場
？
真
教
人
看
得
過
癮
哩
。
每

個
人
如
是
甜
酸
苦
辣
六
味
架
的

戲
心
中
自
個
嘗
，
自
我
欣
賞
。

只
不
過
，
政
治
舞
台
上
的
戲
，
主
角

是
政
客
，
觀
眾
卻
是
社
會
大
眾
，
指

指
點
點
，
好
不
熱
鬧
。

市
場
又
何
嘗
不
是
天
天
有
戲
。
君

不
見
來
自
歐
洲
債
權
危
機
的
連
場
戲

劇
性
的
﹁
演
出
﹂，
牽
動
全
球
投
資
者

情
緒
。
時
好
時
壞
的
劇
情
令
市
場
上

下
震
動
，
危
機
四
伏
。
其
實
箇
中
角

色
正
是
在
﹁
做
戲
﹂。
久
而
久
之
，
投

資
者
發
覺
﹁
無
理
咁
好
戲
﹂，
聚
焦
反

應
漸
漸
褪
色
。
近
周
來
，
美
股
港
股

已
從
底
谷
回
升
，
就
算
是
﹁
壞
消
息
﹂

紛
傳
一
於
﹁
死
馬
當
活
馬
醫
﹂，
伺
低

入
市
炒
之
哉
。
其
實
，
也
不
可
能

﹁
亂
炒
一
通
﹂，
也
要
有
誘
機
。

月
前
，
總
理
溫
家
寶
高
調
要
給
力

提
振
股
市
，
果
然
，
一
語
激
起
千
重

浪
，
內
地
A
股
應
聲
反
彈
，
港
股
彈

力
更
強
。
金
句
一
出
惹
來
多
番
憧

憬
，
連
老
外
也
跟
之
哉
，
對
中
國
經
濟
不
再
憂

慮
硬

陸
，
對
中
國
貨
幣
政
策
適
時
適
力
放
鬆

正
合
時
。
周
行
長
高
調
揚
言
中
國
會
加
大
力
度

買
歐
債
，
全
球
﹁
眼
甘
甘
﹂
期
待
﹁
有
中
國
大

水
喉
射
住
歐
洲
，
還
怕
甚
麼
呢
？
﹂
瞬
間
全
球

投
資
信
心
大
增
。
資
金
大
舉
入
市
。

接
二
連
三
﹁
出
口
術
﹂
可
真
管
用
，
中
國
證

監
主
席
郭
樹
清
罕
有
高
調
評
論
﹁
中
國
股
市

﹃
抵
買
﹄。
有
投
資
價
值
，
市
盈
率
低
，
有
好
回

報
﹂
等
等
，
彰
顯
中
國
從
總
理
以
至
各
財
金
部

官
員
希
望
股
市
維
穩
，
盼
改
善
投
資
氣
氛
。
當

然
，
置
身
市
場
有
風
險
，
價
格
升
時
，
高
處
未

算
高
，
惟
要
注
意
﹁
高
處
不
勝
寒
﹂
；
價
格
走

低
時
﹁
低
處
未
算
低
﹂，
要
注
意
﹁
承
受
風
險
可

能
性
﹂。
入
市
與
退
市
要
注
意
﹁
時
機
﹂，
適
時

進
退
是
關
鍵
。
我
在
投
資
市
場
數
十
載
，
久
經

風
浪
，
如
天
天
在
看
戲
十
分
刺
激
之
至
。
投
資

得
利
如
看
了
一
齣
喜
劇
開
心
不
已
，
反
之
損
了

手
則
悲
劇
收
場
。
在
我
而
言
能
以
平
常
心
淡
然

處
之
，
不
會
哭
！

天天有戲
思　旋

思旋
天地

﹁
深
刻
人
間
：
黃
新
波
的

藝
術
歷
程
﹂
正
在
香
港
文
化

博
物
館
展
出
，
展
期
至
本
年

三
月
二
十
六
日
。
我
早
聞
知

並
很
欣
賞
黃
新
波
的
木
刻
畫

作
，
部
分
由
於
我
對
美
術
的
喜

好
，
部
分
則
由
於
對
香
港
文
學
的

研
究
。
文
學
界
與
美
術
界
，
在
二

三
十
年
代
以
至
戰
後
香
港
，
都
有

很
密
切
的
連
繫
，
四
十
年
代
末
，

香
港
有
人
間
畫
會
和
人
間
書
屋
，

黃
新
波
，
還
有
黃
蒙
田
，
都
是
主

要
的
成
員
之
一
，
他
們
除
了
繪

畫
，
也
有
文
學
創
作
。

在
﹁
深
刻
人
間
﹂
展
覽
會
上
，

新
波
的
木
刻
畫
作
當
然
精
彩
，
每

一
幅
都
吸
引
我
注
目
良
久
，
但
我

作
為
香
港
文
學
研
究
者
，
各
展
品

中
最
觸
動
我
神
經
的
，
還
是
新
波

的
新
詩
手
稿
，
包
括
︿
白
鳥
之
歌
﹀

和
︿
無
題
﹀。
差
不
多
十
年
前
，

我
曾
在
一
些
舊
報
刊
讀
到
新
波
的

作
品
，
︿
白
鳥
之
歌
﹀
則
從
新
波

女
兒
黃
元
所
編
的
︽
黃
新
波
油
畫
︾

一
書
讀
到
，
我
很
喜
歡
該
詩
對
新

社
會
的
理
想
寄
託
，
以
輕
柔
語
調

呈
現
，
結
合
堅
實
的
理
想
形
象
，

成
就
了
既
具
信
念
又
情
意
婉
轉
的

意
境
，
實
可
與
新
波
畫
作
並
觀
，

也
很
能
反
映
四
十
年
代
後
期
，
身
在
香
港
的

藝
術
工
作
者
的
心
境
，
具
一
定
普
遍
性
，
後

來
我
編
︽
三
四
十
年
代
香
港
詩
選
︾
時
，
也

選
入
了
新
波
的
︿
白
鳥
之
歌
﹀
一
詩
。

我
留
意
到
新
波
的
手
稿
︿
白
鳥
之
歌
﹀

上
，
各
段
詩
行
以
高
低
不
一
的
形
式
排
列
，

天
地
圖
書
出
版
的
︽
刀
筆
．
畫
筆
．
文
筆
：
黃

新
波
在
香
港
︾
亦
載
有
這
詩
，
已
據
手
稿
原
樣

排
列
詩
行
，
不
過
二
千
年
出
版
的
︽
黃
新
波
油

畫
︾
大
概
重
點
在
於
畫
而
不
在
於
文
字
，
故
只

把
詩
句
整
齊
排
列
，
我
編
︽
三
四
十
年
代
香
港

詩
選
︾
時
也
據
此
。
將
來
如
有
機
會
再
版
該

詩
選
或
在
他
書
選
錄
︿
白
鳥
之
歌
﹀，
我
一
定

會
再
按
展
覽
會
所
見
的
︿
白
鳥
之
歌
﹀
手
稿

原
樣
，
呈
現
其
高
低
不
一
的
詩
行
。

黃新波的新詩手稿
陳智德

詩幻
留形

春節過後的第一個節氣是立春，它意味 春天
的來臨。立春是受人們普遍歡迎的節氣，因為它
給人們帶來了溫暖，帶來了希望。人們剛剛度過
冰天雪地草木凋敝的漫漫寒冬，早就期盼春暖花
開日子的來臨。於是立春後人們便紛紛尋覓春的
色彩，聆聽春的聲音。最早的春色應是在柳樹的
枝頭，老農常說：「五九、六九，抬頭看柳。」
就是說這個時節柳樹已給你春的信息了。當大多
數樹木還處在冬眠乍醒的時候，柳樹早已悄悄顯
露出粒粒柳芽，並由柳芽抽成萬縷柳絲，進而由
春風裁剪出青翠欲滴的細葉，那輕盈婆娑的樹
姿，迎風搖曳的柔條，為早春的大自然平添無限
生機。昭示 一個勃發生機的季節開始，一個萬
紫千紅的春天到來！而報春鳥則給人們帶來了春
天的聲音，那聲聲清脆的啼唱，穿過疊障的塵
世，唱綠了石縫中的小草和庭院的青苔；唱來了
南飛的大雁；唱醒了沉睡中的青蛙⋯⋯唱出了一
個多姿多彩的世界。
立春伊始一年端。立春過後，春耕即將開始。

這時，耕牛在牧場上吼叫起來，養精蓄銳了一整
冬的牠準備大幹一場了。農民們也開始在院子裡
修理犁耙，為春耕生產做好準備。雖然現在大部
分農村已開始機械化種田，但不少地區仍一直傳
承 試犁的習俗。當年我下放在蘇北里下河地
區，每逢立春，莊戶人家便開始試犁。扶犁人先
拜犁具，並唱喜歌：「犁破新春土，牛踩豐收
畝，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籽。」然後牽牛到田
間象徵性地耕一耕。若是這年因天氣異常嚴寒地
裡凍結，則試犁多是拿牛軛走進牛欄，把牛軛往
牛頸上一放，表示耕牛拉 牛軛耕田犁地之狀，
預示 開春了，新的一年開始播種五穀了，應該

作好備耕，搶上季節耕耘播種，千萬不要錯過耕
種的時機。聽老人講，封建社會也很重視春耕生
產，因為中國幾千年來一直是個農業大國，民以
食為天在官員頭腦中根深蒂固，相傳過去蘇北里
下河一帶為渲染春耕生產氣氛，敦促人們作好春
耕準備工作，城裡的官府縣衙在立春這一天，就
派衙役到縣城的城皇廟旁邊的荒地上搭一個茅草
官廠，衙役擂鼓鳴鑼，吹吹打打，抬 縣官和紙
紮的春牛、犁，由衙門沿街行至官廠，沿路的群
眾，家家鳴放鞭炮，並將米、黃豆拋向耕牛，表
示新的一年五穀豐登。春牛抬到官廠後，要焚香
祀奠皇天厚土，儀禮三伏三拜，縣官領頭，眾鄉
紳跟隨在後依禮參拜，而後唸祭奠天地神祈禱告
詞，再由縣官親自扶犁，跟隨春牛之後，演試用
牛犁田，以示開始春耕。圍觀群眾吆喝聲響徹雲
霄。縣官試犁後，衙役將紙紮的春牛抬起遊街，
提示人們新年開始，五穀待種，百業待興，大家
應該送懶，迎接大鬧春耕生產開頭日的到來，遊
完街回到縣衙門前打春後，再把紙紮的春牛燒
祭。
時代的腳步走到今天，焚香祀奠燒祭春牛迎接

春耕生產的官方儀式早已由會議取代，八十年代
前是開三級幹部會，縣委於每年農曆春節後，集
中縣、公社、大隊三級幹部統一開會，部署全年
工作，安排春耕大生產，號召廣大幹群奪取農業
生產大豐收。這以後則是每年春節上班後召開縣
（市）直有關部門、鎮領導春耕會，再由部門、鎮
回去傳達會議精神。
「一年之計在於春」原是農家諺語，指春耕播

種是農業生產的基礎，關係到一年的收成好壞。
它出自南朝·梁·蕭繹《纂要》：「一年之計在

於春，一日之計在於晨。」古今也有很多描繪春
耕勞作的詩詞，其中尤以姚鼐的《山行》廣為傳
誦：「布穀飛飛勸早耕，春鋤撲撲趁初晴。千層
石樹通行路，一路水田放水聲。」生動地描繪出
一片繁忙的春耕景象。而這句農家諺語，現已經
昇華為對各行各業以及人生、事業都具有普遍指
導意義的格言。它強調了春在一年四季中所佔的
重要位置，寓意 一年的計劃要在春天考慮安
排，為全年的工作打好基礎。人們在新年伊始，
都會按照常理擬定統領一年的工作計劃，為全年
的工作作出一個總體的方案，之後的365天就是照
此計劃具體加以實施。可見，這計劃意義之重
大。沒有這「一年之計」確實不行！這「一年之
計」是各行各業各部門各人一年工作的方向標，
引領 人們朝既定的目標去努力奮鬥。換言之，
一年伊始有一個好的計劃，就會使大家對一年的
工作充滿憧憬與期待，從新起點上找到新動力而

為之付出百倍的辛勞；一年伊始有一個切實可行
而又充滿挑戰的目標，就會使人們為拚出一個好
「收成」而心情愉悅、活力倍增，不辭辛勞去實現
它。
春天是一個充滿朝氣充滿活力的季節，也是充

滿希望充滿憧憬的季節。如果你能把一年之春抓
好，你自然就為美好的一年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春節長假期間，忙碌了一年的人們特別是上班族
很容易在身心上鬆弛下來，有些人玩樂過度，更
會擾亂人體正常的生物鐘。因此，注意調節作息
時間，恢復正常的生活習慣，減少應酬，適當運
動，使身體能夠盡快適應快節奏的工作，精神飽
滿地為新的一年開好頭起好步尤為重要。
讓我們懷揣 一份溫暖的陽光來擁抱春天，來

親吻春天，滿懷豪情不失時機地在春天這個美好
的季節播種一年的信念和希望，用勤勞的雙手和
聰明才智去耕耘，回報的定是纍纍的碩果！

親吻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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